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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马王堆汉墓遗址考古研究 
刘子娴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马王堆汉墓于 1972 年在长沙东郊出土，分别为汉初长沙国丞相利仓、其妻辛追夫人与其子利欷一家三口之墓。三座主墓
共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印章、封泥、竹木器、农畜产品、中草药等 3000 余件文物，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
值，其中以辛追夫人墓中文物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最具有历史意义而最为著名。马王堆汉墓丰硕的考古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
界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义，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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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是 20 世纪考古史上最具影响

力的研究发现之一。虽历经沧海桑田，但其蕴藏于身的文化光芒在

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结构完整、清晰可辨的墓葬结构与精

致丰富的随葬器物折射出具有汉代气息的丧葬文化与生活理念。汉

墓中存留的 700 余件精致的特色漆器和繁复的工艺技法反映出汉代

漆器业的光辉成就；500 多件精美编织的丝织服装证明了西方文学

中“丝绸之乡”的记录；50 多种“百科全书”式的简帛文献继承了

先前哲学家们的知识和智慧；怪异而梦幻的彩棺帛画隐含着汉代对

升天的幻想和对永生的渴望；结构完好、形态完整的千年遗容，见

证了人类防腐技术的惊叹与奇迹。马王堆汉墓作为洞察汉代初期社

会发展的载体，是挖掘汉代文明的地下文化宝库。 

一、墓葬简介 
（一）、整体简介 

马王堆汉墓出土于湖南长沙芙蓉区东郊的马王堆乡，据地方志

记载，它是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家族的墓地，因命名为马王堆。在马

王堆的堆上东西方向各突起一个土冢，土冢间距约为 20 余米，形

似马鞍，故也称为马鞍堆。[1] 
轪据史料分析证实，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 侯利

苍的家族墓地。马王堆汉墓包括三座主汉墓，其中一号墓是利苍之
轪妻，二号墓是 侯利苍，三号墓是利苍之子。据推算，二号墓墓主

轪侯利苍的下葬时间约为吕后二年（公元前 186 年），三号墓墓主

利苍之子的下葬年代是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而

一号墓墓主利苍妻的下葬时间可能还略晚于三号墓。[2] 

从古墓中发掘出保存完好的女尸、丝织品、帛书、帛画、棺椁、

漆器、中草药等 3000 余件遗物。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汉初墓

葬制度、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以及长沙国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墓葬结构 

马王堆的结构宏伟而复杂。其中三个都是矩形的竖穴，在北侧

有坟墓通道。棺室建在坟墓底部，墓底和椁室附近均采用木炭和白

膏泥填充，经层层封土，墓室、棺室牢实坚固，密不透气。 

1、一号墓。它主要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即墓坑下部）

四大部分组成，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方向正北。[3]由于密封极

好，一号墓中深埋地下 10 多米的椁室形成高标准的恒温、恒湿、

缺氧、无菌环境，基本排除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器物的损毁

与侵蚀，因而墓内的多层棺椁、墓主尸体及随葬器物大都完好无缺

地保存下来。[4] 

 2、二号墓。它位于一号墓的西侧，是马王堆双堆的两外一座。

二号墓稍小，墓坑很浅，墓壁只有三级台阶。墓入口与一号墓入口

之间的最近距离约为 23 米。该墓为竖穴，带有一个倾斜的墓道，

南北向。该封土堆的上部呈不规则椭圆形，在底部 3 米附近是一个

矩形墓室，这里的白膏泥堆积稀薄，且分布不均，封土不劳，因而

密封性差，导致墓葬的保存性也整体较差。  

3、三号墓。三号墓和一号墓共享同一大封闭的土墩，但其较

于一号墓规模较小且墓坑较浅，仅在墓壁上有三阶台阶。该墓入口

处存留有两个跪式且残损严重的陶制雕像。墓底和椁室周围通过木

炭和白膏泥进行层层封土，其中木炭厚 15-30 厘米左右，木炭上方

的青膏泥厚 60-70 厘米左右，个别地方较为薄，可达 10 厘米，青

膏泥以上是夯筑严实的厚度约为 6.1 米的网纹红土，上部较纯，下

部混有青灰色的膏泥[5]。 

二、文物遗存 
（一）、随葬品 

央视纪录片《马王堆传奇》里（原马王堆发掘队长侯良）提到，

长沙的墓十墓九空，解放前都被盗了，但马王堆汉墓保存得完好无

损，在三个汉墓中出土了 3000 多件珍贵且保存完整的文物，且大

部分文物均为随葬物品。 

1、漆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约有 500 件。这是目前为止

各地发掘的墓葬中数量最多且保存最完好的汉代漆器。器皿种类很

多，许多漆器上都有“成市”戳记，表明它们是成都政府生产的。

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葬用漆器，外表光亮如新，足以证明汉代初期

漆器制造业的水平已经比较发达。 

2、丝织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众多服饰和各类丝织品，类别

丰富，款式不一，一定程度上为研究中国古代纺织技术提供了重要

史料。在众多丝织品中，最能真实反映西汉初期纺织技术发展状况

的是素纱和绒圈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重不到一两的素纱单

衣，可以用薄如蝉翼来形容，这标志着当时纺纱技术的发展程度。

通过探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西汉初期丝

织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 

3、帛画和帛书。《九主图》是以碎片形式出土的，通过考古学

家的仔细拼接，确定长为 19.6cm，宽为 22.5cm。但是，根据专家的

推断，《九主图》实际的长和宽大于当前比例，只是由于技术上的

限制，目前尚无法还原其原始外观。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五

星占》详尽地介绍了自公元前 246 年到 177 年三大行星（金星、木

星和土星）的出现时间和方位，其中金星的会合周期为 584.4 日（今

测值 583.92 日），代表当时观测和研究日月星辰的最高水平。[6]这些

帛书的存在证明了古代天文的极高成就。 

（二）、千年女尸 

从一号墓发掘一具保存完好的、并未腐烂的女性尸体，这是墓

主辛追夫人的尸体。经过 2100 多年的时间，尸体依然完整，全身

湿润，还有一些关节可以移动，且血管清晰可见，软结缔组织仍然

有弹性，类似于新鲜的尸体。这是防腐科学的奇迹，医学科学家和

考古学家解释了女尸“长生不老”所需要的条件——即深埋，密闭

和缺氧。 

该女尸约 50 岁，高 1.54 米，体重 34.3 公斤，打开棺材后，发

现尸体被浸入棺材深约 20 厘米深的无色液体中（出土后不久变成

棕黄色）。经过医学科学家的临床检查，其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

软骨等细微结构都保存完好，全身有弹性且柔软，皮肤细腻光滑，

一些关节还可以旋转，甚至连手脚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见。但病理检

查时发现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等多种疾病。这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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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的多种病变也为研究古代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医发展史提供
了宝贵的科学数据。 

三、 研究价值 
（一）、帛书 
1、对史料补充价值非凡。大部分出的帛书均为失传久已的古

书典籍。其中，发现的《老子》第一版和第二版是现存最为古老的
版本；出土的《五星占》经评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书籍；发
掘的最古老的医学书籍《五十二病方》，它可能早于《黄帝内经》（写
于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丰富了《内经》之前的医学内容和技法。 

2、对书法创作影响深远。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对后世隶书的创
作有很大影响，为后世隶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美学参考。在他们
看来，对隶书转变最深远的影响是它对原始传统的圆滑笔触和象形
文字的象形文字书写形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改变了这种书写方
式。笔划从曲折线条更改为一笔一划，并为以后的书法创作提供了
丰富的基础。 

（二）、医学文献的价值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医学文献，每一部文献都有其空前的意

义。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古代中医文献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中
医药史和西汉以前的医学水平都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1、为研究古代养生保健文化提供参考指南。马王堆出土的医
学文献浩如烟海，书中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人类是自然世界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根据人体自身的规律，通过运动，医
疗和保存健康来促进人类健康，抵御疾病侵害和延长个体寿命。马
王堆医学文献为中医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古老的

健康文化的途径。 
2、为了解西汉以前的医疗水平提供重要指导。《五十二病方》

现存九千九百十一余字，包含五十二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书中提到
的疾病名称包括内、外、儿、妇以及其他类型的病症，但绝大多数
以外科疾病为主，为外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奠定基础。另外，本书
所提及的一半以上药物在此之前没有记录，对填补药学空白具有重
要价值。《五十二病方》再现了西汉之前的药物层次和医疗水平，
为我们理解西汉以前的医学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轪汉墓出土的文物既是当时 侯一家生活的真实写照，又给我们
呈现了彼时社会的发展情况。保存完整的墓葬结构、随葬品以及辛
追夫人的尸身，为后世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且可靠的支撑
材料。总之，马王堆汉墓遗址对于探究西汉初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
展，了解机械技术和制作工艺的变迁，还原西汉初期经济、政治、
文化等社会特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历史和
科学技术提供直接的一手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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